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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七年（1868年）建
成的英美租界公共花园（今
黄浦公园），是上海的第一个
公园。

然而，租界公园拒华人于
园门外长达半个多世纪，直至
1928年才向中国人开放。至
1943年汪伪政府“接管”两处
租界时止，租界当局先后共辟
建过公园22个，其中极司非而
（今中山公园）、顾家宅（今复
兴公园）、虹口（今鲁迅公园）
等各具特色的大型公园至今
尚存。

宣统三年（1911年），青浦
县将曲水园改为公园。宝山县
在此前后亦将原有几座相邻
的小宅园改为城西公园，是为
中国地方政府所建的首批公
园。至1936年，上海市及各县
政府先后辟建市区公园6个、
郊区及郊县公园8个。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华界大部分公
园被毁，幸存者亦面目皆非。
上海解放时，市区共有公园14
个，面积为65.88万平方米。

上海解放后，修复、改建、
新建一批公园，其中影响最大
的有跑马厅北半部改建的人
民公园、原高尔夫球场改建的
西郊公园（今上海动物园），还
利用低洼地、废弃的军事用地
等兴建长风、杨浦、和平等综
合性大型公园。至1958年底，
全市公园已增至50个。

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
对园林绿化拨款骤减，公园建
设停顿。此后十余年，公园横
遭破坏，大量园地被占、被毁，
亭廊破损，花木凋零，在建中
的佘山植物园被迫撤销。

1978年后，公园建设进入
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1981年～1985年，在整修原有
公园的基础上，市区新建东
安、彭浦、内江等公园，郊县新
建古钟、瀛洲、川沙等公园，使
一些没有公园的地区有了绿
色的游憩场所。

从1986年起，公园建设实
行统一规划，分级负责，结合
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建设速度
加快，特别是居住区配套公园
数量激增。同时，按照“城乡一
体化”和“大园林”的思路，公
园建设由市区向郊县扩展，辟
建了仿古园林上海大观园、具
有自然景观的东平国家森林
公园和体现田园风光的浏河
岛游览村等。

至 1995年，全市开放各
类公园105个，面积为1457.32
万平方米。公园类型增多，规
模扩大，功能多样，社会效益
明显。

（摘编自《上海园林志》）

海上记忆

本报记者 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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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8月末的一天上午，清晨
5点刚过，来自江宁中学、市一女中、
沪西中学的同学，和江宁区第十一办
事处的自学班学生共千余人，一起来
到静安寺以南，参加了拔除野草的义
务劳动。

新闻报道说，这天“天气忽晴忽
雨，同学们排成了一字形的队伍，用双
手、石片、竹片，在野草遍生、一片泥泞
的工地扒泥拔草。工地上不断出现像
小山那样的一座座的草堆，红旗插在
上面迎风招展。尽管汗、雨交流，但是，
同学们劲头越来越大，他们都认为能
替人民自己的公园建设工程贡献出力
量是光荣的事。工地工作人员向同学
们介绍关于这个公园的景致时说：‘未
来，园里将有竹长廊、亭、大草坪和儿
童乐园，还有美丽的花卉。’”

工作人员所言非虚。是年10月3
日，在这片见证了学生们汗水的土地
上，因正对静安寺而得名的静安公园
建成开放。自此，这座公园与上海市
民一起度过了70个春夏秋冬。

今年12月12日，上海静安公园
贴出公告，将全园闭园，启动整体改
造，预计到明年9月再次和市民见
面。届时，公园位于延安路和华山路
上的围墙将被拆除，公园与周边大厦
的边界将被打通，人们将有更多通道
进出，享受公园里的绿化，聆听街头
艺人浪漫随性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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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开放的静安公园，起初
门票收费3分钱。

当时的3分钱是什么概念？用3
分钱坐1路电车，可以从江西路乘到
成都路。坐3路电车，可以从新闸路
坐到山西路；用3分钱可以买一张四
开报纸，也可以吃一只半大饼。

闹中取静的林荫大道，两旁高大的
悬铃木森然成列，成为静安公园内一个
标志性的景点。以这个新辟公园为场
地，在此后数年的不同季节，先后举办
了云南杜鹃展、大型昙花展和菊花展。

1957年5月开始，静安公园允许
游人携带笼鸟入园，“进园后，可把鸟
笼挂在茶室平顶竹廊中，以便游人品
茗观赏。除花树台及儿童活动区外，
游人还可以携带笼鸟散步，但规定不
能把笼鸟悬挂在树枝上或亭廊内，也
不能进行笼鸟买卖和斗鸟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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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作为上海公共租界越界
修筑的主干道，静安寺路出现在上
海。它东起西藏中路，西至延安西路，
全长3000余米。该路因终点邻近静
安寺而得名，初期作为郊区跑马道使
用，1921年西延，形成完整路网，为今
日南京西路前身。

由于静安寺在佛教节日举办庙
会，寺庙前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渐渐
形成静安商市。寺庙周边土地逐渐衍
造出商业用房和里弄住宅，市口日趋

繁荣。1898年，在今静安公园原址，租
界工部局辟建静安寺路公墓，专为处
理在沪外侨丧葬而设。

西洋公墓注重绿化。1935年底，
作家端木蕻良住在上海常熟路（当时
名为善钟路）时，曾写道：“善钟路离
静安寺路很近，我经常到静安寺路
‘公墓’去散步。里面有两棵法国梧
桐，下面有两条长椅，我有时就靠在
长椅上构思我要写的小说。”

郁达夫和妻子王映霞曾在1928
年入住常德路嘉禾里。王映霞在回忆
文字里也提到：“从亭子间的南窗望
出去，正好是静安寺公墓的所在，那
墓地里每座坟的水泥盖上，竖立着的
大理石安琪儿，也都历历可数。”

不少旅沪知名人士曾在此安息。
如富商亨利·雷士德（HenryLester，
1840—1926），曾在上海长期从事建
筑工程和房产投资。1873年，仁济医
院兴建的院舍便是雷士德设计、施工
的。1926年5月14日，雷士德病故并
落葬于静安寺公墓。终身未婚未育的
他立下遗嘱，留给仁济医院100万银
圆用于重建新院，同时将名下的4处
房地产赠予医院，其收益指定为补助
医院开支之用。

此后，按照雷士德的遗嘱，设计于
1930年，在今北京西路，雷士德医学
研究院蔚然成形。1934年，耗资100万
银圆，又在今东长治路建造雷士德工
学院及附设中专。这两所学校后来贡
献了著名翻译家草婴、儿童文学作家
任溶溶、中国工程院院士顾懋祥、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原大使梁于藩等在
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顶尖人才。雷士
德工学院曾被作为上海海员医院，又
在不久前焕新成为上海创新创意设计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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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雷士德的财富变成学校和科研
机构致力于培养年轻人的时候，一位年
近七旬的资深教育家也来到了上海。

1937年10月，蔡元培来到门牌
号为华山路303弄16号的住宅，并在
这里度过了动荡的一个月。这位前清
进士、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教育总
长、北大校长，联合交大、同济、暨南、
浙大等大学的校长，联名致电九国公
约会议，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止日
本对华侵略，并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
法，肆意摧毁我国文教机关的暴行。
直到11月27日，他才离开上海取道
香港赴内地。这所故居，距离静安公
园只有约500米。

或许是这个机缘，1988年，在蔡
元培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蔡元培
的全身铜质坐像被安放在静安公园
西侧的草坪上。蔡元培先生身着长
衫，手捧写着“科学、民主”字样的书
本，端坐在椅子上，目光炯炯地凝视
前方。塑像高2.7米，重1.5吨，背后是
高3.7米、宽10米的花岗石照壁。照
壁右侧镌刻着彭真同志题写的“蔡元
培先生塑像”7个金色大字，左侧是蔡
元培的生平。

也是在静安公园里，1995年，由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出资建造的
尊师重教纪念碑落成。以“烛光”和
“翻开的书本”为造型的赭红大理石
纪念碑与汉白玉“教师”塑像相映。此
后，每逢教师节，都会有新教师宣誓
仪式在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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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公园曾几度改建。
根据《上海名园志》记载，公园于

1973年起进行全面改建，利用此前备战
时期挖防空工程的出土改造地形，调整
了绿化布局，新建售品部、长廊，重新整
修道路、下水道。1978年，市园林处投资
22万元，拆除原墓葬礼堂等场地，就地
新建面积220平方米的两层楼茶室、
100平方米的地下室和100平方米的露
天舞台，在东部新建237平方米的电动
游戏转马场。

1998年，因延安路高架及地铁二
号线建设需要，公园进行大规模改建，
并于1999年9月起免费对外开放。改
建后的静安公园成为社区居民、文化
团队活动的场所。至2000年底，共有拳

操队、歌唱队、腰鼓队等12支文化团队
活跃在静安公园。这些团队统一由街道
组织和管理，每天都开展活动。每周日上
午，静安公园还有相对固定的英语角，每
次约有百人参加，成为许多在校学生、老
师、外语爱好者、外籍人士交流、学习的
首选场所。（《静安年鉴2001》）

对于年轻人来说，静安公园地下空
间里的“伊美时尚广场”则留下了更多
青春记忆。当时，这里聚集了众多美甲、
美发等特色小店和各色平价服装小店。
此地与两公里外的人民广场地下空间
服装一条街，以及一公里外的襄阳路服
装批发市场，共同构成了千禧年后都市
女孩流连忘返的时尚目的地。

此后，静安公园还成为上海街头
艺术表演的露天舞台。许多街头艺术
家在这里唱响名头，走向更宽阔的艺
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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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从沪西的偏
安一角到被纳入繁华市中
心，从安静的栖息之地到游
人如织的城中公园，不变
的，是关于静安的传说，依
然被保存在静安公园的园
中园里——

静安寺为千年古刹，
相传始建于三国孙吴赤乌
年间，初名沪渎重玄寺，后
留下了静安八景的传说
（据元朝寺僧寿宁所辑《静
安八咏集》）。千禧年后改
建的静安公园，内有一个园
中园——八景园，再现了这
一传说：赤乌碑、陈朝桧、虾
子潭、讲经台、沪渎垒、涌
泉、芦子渡、绿云洞……在
繁华的上海留下了古韵悠
然的一瞥。

静安八景中的虾子潭，
传说高僧在此吃下虾子，
又吐出虾子，而虾子犹活
着。神奇的“虾子道场”讲
述了城市风景的流转，也
象征了自然的本质，是生
生不息。

岁月流逝，从
沪西的偏安一角到
被纳入繁华市中
心，从安静的栖息
之地到游人如织的
城中公园，不变的，
是关于静安的传
说，依然被保存在
静安公园的园中
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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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剑客”艰难创业

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神奈川工
场场长益田三郎热情接待了吴羹梅，向
他传授了购买原料、机器以及产品销售
等知识，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日本企
业。但是，有关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
的配方，他却对吴羹梅严格保密，只安
排他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和铅笔成品车
间实习。

未掌握核心技术，吴羹梅心里肯定
一百个不甘心。他曾试图通过工厂里主
管技术的工程师来了解核心技术，但撞
了南墙。未经老板特许，该工程师没有
办法帮助他。吴羹梅又去请求社长数原
三郎松口，数原三郎却劝吴羹梅放弃开
厂的念想，最好回国后当个买办，为日
本厂家推销产品。数原三郎甚至傲慢地
说：“办铅笔制造工业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即使到你吴鼎（吴羹梅的学名）二
世，你们中国也办不成铅笔厂，并生产
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日
本人的狂言极大地伤害了吴羹梅的自
尊心。但是光有志气远远不够，得靠实
力、得用事实才能令日本人服气。所以
吴羹梅没有在数原三郎面前做过多的
解释，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不，我
要办铅笔厂。”

不愉快的实习经历对吴羹梅刺激
很大，也进一步激发起吴羹梅一腔爱国
热情，使他坚定了回国办实业的决心。
在碰了两次钉子后，吴羹梅学聪明了，
他转而向车间接触笔芯配方的操作工
人那里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工友们
的帮助下，吴羹梅设法深入笔芯车间，
同保管配方的工人交朋友，最后总算有
惊无险地搞到了笔芯的配方。

与此同时，吴羹梅的大学同窗郭子
春来到专做廉价铅笔的藤田铅笔厂实
习。郭子春实习比吴羹梅顺利，三个月
的实习结束后，就掌握了制造笔芯的关
键技术。

一年后，在神奈川工场实习期满，吴
羹梅还想多学点本领，所以又到专门制
造肥皂的吉琦石碱研究所实习（日本人
习惯把肥皂称作石碱）。通过半年实习，吴
羹梅初步了解了肥皂制造技术。

铅笔和肥皂制造都属于应用化学
方向，吴羹梅认真分析了国内形势。范
旭东早在1917年便生产出纯碱，且那
时国内已有好几家制造肥皂的工厂，
自己若是加入进去，竞争起来很吃力，
而铅笔制造国内尚无成功先例。两者
比较下来，中国最缺的还是铅笔厂。当
然作为首创，遇到的困难肯定会更多
些。但是吴羹梅想到既然已经立下创
办实业的初心，那就别无选择，一条道
走到底。

回国开厂，不仅要有雄心壮志，更
要拿资金。20世纪30年代，想在上海滩
上办实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
是，开厂资金哪里来？吴羹梅是个穷学
生，两手空空。尽管吴羹梅父亲为官多

年，晚年又当过银行经理，但积蓄不多，
充其量不过二三十万银圆，都掌握在吴
羹梅二哥手里，且其中还有不少是债券
和房地产。郭子春也是穷学生一个，囊
中羞涩。仅章伟士薄有积蓄，但远远不
够办一个铅笔厂。基于现实，三人毅然
决定融资。但是谁肯为三个既无名望又
无办实业经验的年轻人投资呢？吴羹梅
脑筋急转弯，借鉴日本人勤俭开厂的做
法，制定了“多多益善，少少无妨”的原
则，少则1股，多则10股，每股50银圆，
集腋成裘，积沙成塔。

为了宣传和强调国人自己生产铅
笔的重要性，并广而告之开厂宗旨、企
业前途、利润展望等，吴羹梅于1934年
7月编印了建厂发起倡议书，他在发起
倡议书中大声疾呼：“铅笔在各种文具
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与小学生关系尤
切。查海关贸易报告，1932年铅笔输入
我国者，达150万金单位之巨，区区铅
笔一物，每年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
万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
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虽九
龙已有我国唯一之大华铅笔厂创设，然
持此一厂，抵制外货，力当未逮，此种工
业实大有提倡发扬之必要。”

1934年秋，吴羹梅带着发起倡议书，
北上寻求众多亲友出手相助。结果还算顺
利，他们从亲友处筹得10500银圆。除此
之外，吴羹梅破釜沉舟，将兄弟分家所得
的两间房屋变卖4500银圆，共15000银圆
全部投入，但离预定的3万银圆还差一
半。为此，吴羹梅设法拉一些国民党上层、
社会闻人以及老朋友、老同学入股，如虞
洽卿拿出500银圆、潘公展拿出3000银
圆、钱新之拿出2000银圆……就这样，募
集到的资金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超出了预
定目标，达到５万银圆，令“三剑客”喜出
望外。

启动资金有了，接着便是遴选厂址。
那时的实业家们认为租界属于洋人的管
辖范围，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因此一般愿
意将工厂建在租界之内。但租界的地价已
经被地产投机商炒得很高，对于一个新办
的中小型企业来讲，资金有限，所以厂址
只能在华界地面上寻找。经过反复寻找，
他们终于在南市肇嘉浜南岸的斜徐路
1176号找到一家倒闭了的缫丝厂作为厂
址。肇嘉浜原是上海地区一条东西走向的
通航河流，也是上海进入松江府的运粮内
河，东接黄浦江，西连蒲汇塘，地跨现在的
徐汇、卢湾、南市三区，全长10公里。因为
肇嘉浜流经上海老城厢，需要造桥供人过
河，所以肇嘉浜系上海滩上桥梁密度最高
的河流。沿肇嘉浜两岸各有一条东西向平
行的马路：北岸为1862年法租界公董局
强行越界修筑的徐家汇路，南岸系1914
年沪南工巡捐局修筑的斜徐路。斜徐路旧
厂房约两万平方米，木结构两层楼，翻修
一下勉强可以使用。一层做车间，二层是
办公室、库房和宿舍。厂址较有利的是交
通还算便利，离开法租界仅仅一水之隔，
通过打浦桥即可到达。

（五）

“笔”路蓝缕
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史话

徐鸣 著


